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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礼望族：南塘戴氏家族文化的生成与传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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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塘戴氏历宋三百余年，累世富盛，代有闻人，其望族地位的奠定 、稳固和传续是历代族人在仕
宦、经济、学术与诗文创作等诸层面竭力彰显的结果。 在家法与婚宦等自我文化生成因子的作用下 ，形成了以
诗礼传家为基本内核的家族文化特质 ，而 “诗礼家声重 ”的信念 ，促使戴氏子弟在日常生活的洒扫应对中消除
客气 ，践行诗礼传统 ，以傲视珪组 、雍容自适的人生姿态和敬宗收族 、敦伦睦族等优美门风的持守来维持家声
不坠。 戴氏族裔徙至温岭后，家族文化血脉并未就此割裂和中断，优良家风也得以传承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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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族指有名望、有地位的家族。唐宋变革之
际，长期存在于汉魏至隋唐间的门阀士族亦随之
转型与变异，及至五代，士族势力基本消亡殆尽，
继而代之的是宋累世以科举入士，代有闻人且多
无谱牒可依的新兴望族的崛起。宋代士族为维持
门第族望，保持阀阅不坠，往往将家族文化的传承
与延续作为重要的价值期待和精神追求 [1]29，其主
要内容涉及家学和家风两个层面，这也是家族兴
盛和繁衍的基础和保障。南塘（今温岭市塘下镇）
戴氏家族以诗礼传家，敬宗收族，尤其是围绕“以
诗鸣著东南半天下”[2] 的江湖诗人戴复古的家族
诗人群体的出现与家族诗脉的流续，将南塘戴氏
家族发展成了文化望族。目前学界从家族历史文
化学视角对戴氏家族与文学进行了研究，成果颇
丰①，但关于戴氏家族与文学的相关论题，在检寻
相关史籍、文集、笔记、方志、谱牒及新出戴氏家
族墓志等资料的基础上仍有可细致发掘和努力延
展的空间。本文在充分尊重与利用前人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主要以南宋为视点聚焦范围，试图厘清
南塘戴氏家族的盛衰浮沉历程，家族文化的主要
特质、生成因子与接传流续状况，以及在此种家族
文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戴氏族人秉性、情怀和对
家国天下与乡邑地方的贡献与影响等问题，以进
一步拓展戴复古及其家族研究的新路径和视域范
围，以期能更细密、更精慎地把握戴氏家族文化变
迁的整体风貌。
一、族系渊流：南塘戴氏家族的盛衰浮沉
戴氏家族遭五代兵燹，举族自闽入浙之南塘，
历宋三百余年，门庭益大，代有闻人，终为乡邑显
姓大族。关于南塘戴氏的族源及其世系情况，学界
已有专门研究进行了考证与梳理，其中尤以吴茂
云先生着力最深②。吴茂云先生根据新出土的戴氏
家族八方墓志和南宋叶适所撰两篇戴氏族人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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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结合近年新发现的宁波天一阁藏民国刻本《四
明桃源戴氏家乘》内所录《南塘谱系》和《南塘谱
实》，考证了江湖派著名诗人戴复古的生卒年，梳
理出了从南塘戴氏初祖戴镒至戴颜老的家族十一
世谱系图。诚然，可靠的家谱、族谱及碑志是观照
特定家族不容忽视的首要材料，文献意义重大，但
研究者仍需对相关史料进行清晰、准确地考辨和
判断，如此才能更为精慎地作出论断。吴茂云对南
塘戴氏的族系梳理，资料翔实，逻辑论证严密，权
且从之。下面笔者据此并结合相关墓志、文集、地
方志等史料来窥探南塘戴氏家族崛起、兴盛和起
伏变迁的历程，从而在整体上把握戴氏家族的发
展轨迹。
宋时，台州黄岩有二戴氏，一曰泉溪戴，一曰
南塘戴。南塘戴氏祖居石屏山下，俗名塘下，东南
近海。《（嘉靖）太平县志·宅墓》条载：
五季时，戴镒避闽乱 ，徙黄岩 ，择地
得南塘家焉。 历宋及元，子孙益蕃以大，
代有闻人。蔡滂曰：“戴氏居南塘下，山易
材 ，海易渔 ，田易稼 ，聚旅数十 ，富乐
累世。 ” [3]
戴氏明代后裔戴豪在《赘言录》中亦称：“始
祖镒，五季时避闽乱，徙台黄岩，择地，得南塘焉，
久之，益蕃以大。”此外，温岭新出戴忱、戴勳、戴
温、戴钟、戴龟朋等戴氏族裔墓志铭均涉“其先闽
人，五季乱，徙家于台之黄岩南塘”[4]466 等语义，
因而可知，为避闽乱，南塘戴氏始祖戴镒举族迁
徙至台州黄岩而居，勤于农事生产，家族得以保
全且日益壮大。台州地理位置优越，“由括苍而东
北为天台，南为雁荡，其间高山大陵刺割天日，黄
岩州土席其中，独夷延旷望，山舒水缓，无崩崖怒
石奔川之悍”[5]，群山环绕，少受战乱纷扰，且地
形平坦，物种等资源丰富，易经营农事生产，更有
敦纯民风，故自唐末至明清，族姓迁入者甚众，其
中不乏世家大族，“唐代以后，外地迁入人口渐次
增多，主要来自福建及中原地区。五代战乱，邑地
受战事影响小，社会稳定，50 年间，迁入 12 姓 16
族。宋代 300 年间，迁入 22 姓 26 族。元、明、清三
代，迁入 27 姓 33 族”[6]。戴氏家族与五代由闽中
徙入浙东的众多族姓一样，聚族而居，繁衍生息，
富乐累世。
南塘戴氏的建基始祖为戴镒。戴镒，字维谦，
生卒年无考，据《四明桃源戴氏家乘·南塘谱实》
（以下简称《谱实》）卷一载：“娶郑氏，合葬前屏山
大路下平坡，墓碑久剥蚀，九世孙鸿重立，子一
镐。”[7]③戴镒初入南塘，家甚贫，考《（嘉靖）太平县
志》卷之八和《（光绪）黄岩县志》卷之三十九，均
载有南塘戴氏始祖发家致富的传说：
南塘戴氏祖初甚贫窭， 操小舡取砺
灰海上，夜半泊浦溆门，见有鼓乐舡自海
上来 ，比近岸 ，闻哭声 ，灯烛荧煌 ，就视
之，乃空舟也。戴怪之，束火入舟中检视，
金银货物以巨万计，中有香火祀铜马神，
盖劫海贼舡为敌兵剿杀，堕水死，独遗其
舡在尔。 戴取之，立族南塘，子孙富盛过
于泉溪，亦世世祀铜马神，俗呼为铜马神
戴云。
名门大族对于建基始祖发家崛起的传说历来有
之，其真实性尚待考察。南塘戴氏宋元时最盛，
《（嘉靖）太平县志》修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戴
氏不乏显宦闻人，故其积极于族源与祖先传说的
构建亦属自然，不管真实与否，由此亦透露出南塘
戴氏先祖戴镒创业之艰辛，后逐致巨富，为戴氏立
足南塘、诗礼传家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戴氏始祖基址南塘后，“久之，益蕃以大”，遗
憾的是南塘戴氏二世至七世文献记载缺漏，不足
征，仅《谱实》有载，简述其字号、生卒年、婚配、子
嗣、卒葬地等，详可参证吴茂云文。据《谱实》载，
南塘二世为戴镐；三世戴景宗，有子二；居荣、居
简为戴氏四世；五世为戴居荣四子仁拱、仁瑞、仁
通、仁赞，戴居简子仁德；六世为公弼；七世戴志
捷、戴志操、戴志搔；八世为戴翼、戴复古、戴秉
均、戴阳。另，据新出戴氏族人墓志铭，补充了族
系六世戴 、戴曦；七世戴舜钦、戴舜文；八世戴
秉中、戴秉器、戴忱、戴钟。
南塘戴氏二世至七世，家族人口不断增加，规
模扩大。但由于史料残缺，此一阶段家族的人员、
经济、艺文、仕宦等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考证，目
前只能从碎片的细节中窥测其一斑。从出土墓志
可知，六世尚有戴 、戴曦，而《谱实》仅记戴公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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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若《谱实》可信，则公弼或为 、曦之一谱
名，或另有其人。且《谱实》记七世戴志捷即戴敏，
志捷为谱名。戴氏家族文献可考者从七世起，以此
实难追本溯源，准确分析其家族前几世的整体变
化情况，但透过生命个体的表层迷雾，或亦可折射
出家族发展影像的大致脉络。
戴敏，字敏才，号东皋子，据《谱实》载 :“生靖
国元年（1101）七月二日，卒乾道七年（1171）十一
月十三日，年七十一，娶何氏，继娶黄氏、杨氏，生
卒俱无考。”[8]戴敏不慕场屋，甘贫不仕，“博学强
记，以诗自适”[9]，著《东皋集》一卷；善书，“书名入
御定书谱中”[10]。《谱实》称其“继娶黄氏”，且载另
有一子，曰翼。戴敏有《约黄董二亲与桂堂诸侄避
暑》诗一首，黄氏为其亲，且从戴复古《求先人墨迹
呈表兄黄季文》诗，可知其母族为黄氏。此外，戴复
古有诗序云：“吾族两派而下，吾之一派衰落殆尽，
诸孙一两人而已，其势不绝线，彼之一派富盛。”[11]
“吾族两派而下”即说明戴敏应有子二人，或为戴
翼，比之戴复古一支，人丁更兴旺。史籍阙漏不载。
戴舜钦，字虞佐 [12]，生卒年不详。其于宣和中
以进士上书言时政，性情刚正爽直，“上嘉其忠，
授迪功郎，监宣州合同茶场，任满转修职郎、南康
军户掾”[4]466，职宦不显。有子戴忱、戴秉中。
戴舜文，生卒年不详，戴曦之子，进义校尉，为
武散官，官阶低鄙。有子戴钟。
从南塘戴氏第七世有文献记载的三人发展情
况来看，仅戴舜钦上书危言，赐同进士出身，官至
南康军户掾，郡望初显。戴舜文为武官，职阶不
高。戴敏则好吟咏，善诗书，不仕科举。这一时期，
戴氏家族成员文、武各有修备。由此可知，在初祖
至七世之间，戴氏家族已经成功实现了从原始财
富积累到诗礼之家的渐变与转型，由富而贵的家
族意识亦在逐步生长，且从戴豪论宋戴氏家族时
首提戴舜钦上书直言而赐同进士出身事来看，戴
舜钦或是南塘戴氏步入仕宦显位的关键人物。戴
氏家族部分成员积极投身于科举仕宦的博弈之
中，虽进阶薄宦，然对于维系和提升家族声望和乡
邑地位皆有重大意义，这也影响了日后戴氏子孙
读书应举、诗礼传家的家风养成。
第八世中，最富盛名者当属戴复古，字式之，
号石屏，为南宋江湖诗派著名诗人。《谱实》记其
“生乾道三年十二月四日，卒淳祐七年三月十三
日，年八十一，娶吴氏，继娶楼氏”[8]。戴复古继承
父志，尝从林景思、徐似道、陆游攻习诗法。终生
布衣不仕，以行咏为乐，前后三次游历江湖，凡四
十余年。有《石屏集》行于世，真德秀评其“诗句高
处不减孟浩然”[13]，赵以夫称：“戴石屏诗备众体，
采本朝前辈理致，而守唐人格律，其用功深矣。”[14]
戴复古诗鸣宋季，声震东南，暮年归隐乡居后常与
侄孙等人交游唱和，家族诗人群体蔚然形成，且其
诗歌内容、风韵亦学复古诗法。
八世中另有戴翼（1156—1205），字振之，娶蔡
氏。戴阳，字乾之，宋嘉定戊辰始居郑。戴秉均
（1146—1215）又讳应，字成之，又字瞻之，别号蒙
斋，娶洪氏[8]。戴秉器“尤为邑里所敬，有巨人长者
之徳”[9]，生平行实文献不足征考。戴秉中，生卒年
不详，《谱实》亦不载。叶适《竹洲戴君墓志铭》记：
“有才气，补进义校尉，不仕，尝自赞其像，为时所
称。”[15]戴忱（1137—1186），字棐之，不仕，为人“宽
静简重”“天性孝友”“尤重气义”[4]466。娶林氏，封孺
人。戴钟（1139—1194），字深之，诚悫重诺，忠孝节
义，因输粟助边有功，而补进武校尉。娶蔡氏。诸
人中为官者仅止补进义、武校尉，余多潜德不仕。
戴氏家族于八代可谓入仕不利，而诗名最盛。
第九世为戴忱子应辰、渐（勋）、温三人，戴钟
子瀚、渭、澹、湛四人，戴复古子浒、琦二人，戴秉
中子龟朋，戴秉器子丁。戴勋（1166—1218），字巽
叔，不仕，娶林氏，封孺人。为人“资性静重，履行
端谨”[4]466，有常德，为闾人所重。戴温（1167—
1214），字南叔，其“天性纯孝”，喜理学，恶场屋，
不仕。娶同邑车氏，封孺人。戴龟朋（1145—1207），
字叔宪，号竹洲，有善名，不仕，娶蔡氏。戴丁，字
华父，娶毛氏。余人文献不载。
第十世为楷、木、栝、栩、大本、椿、服、权、崧、
櫄、籀、刊、逸卿、飞、烨等人。家族子弟中入仕宦
者有戴飞，字子翚，号宓斋，绍定三年（1230）进
士，庐江尉。戴烨，字明速，号南隐，宋迪功郎。戴
逸卿，字叔清，“绍定二年（1229）黄朴榜，历东阳
令、朝奉郎、迁武学博士，赐绯鱼袋，终朝散大夫”[3]，
“性潇洒”，“简易为政”[16]。至此，戴逸卿或是戴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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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中职阶最高者，政治地位显赫。以诗文而论，
则有戴木，字子荣，号渔村，师事叶适，以文名，有
《渔村集》，林昉为其《事类蒙求》题跋。戴栩亦于
宁、理宗期间组织诗社，活动频繁。
由上可知，戴氏九至十世，家族兴旺。据文献
考察，第九世族人多安居乡里，未曾见有入仕之
迹，且诗文不显。第十世子弟众多，显宦有戴逸卿
者，文章则有戴木等人彰显。
第十一世以戴木一房人丁最盛，男宣老、双
老、冲老、伟老、大老、君锡、颜老、宗凭，女十。惜
伟老、大老、君锡、颜老均早夭。出众者颜老，“生
而秀骨奇姿”[17]，七岁能诵五经，十岁善属文，嘉熙
元年（1237）举神童科第一，赐免解进士，有《戴顔
老文稿》，今亡佚不存，年十三卒。 戴复古有哭悼
诗三首，称其“丰姿倾众目，文采动诸公”[12]。戴复
古晚年归居乡邑，常与侄孙郊游唱和为乐，《戴复
古集》中附录其侄孙戴昺、戴汝白等人诗作。戴
昺，字东野，号景明，“嘉定十二年（1219）发解，仕
赣州法曹参军”[18]，“少工吟咏，为复古所称”[19]，著
《东野农歌集》。戴汝白，字君玉，号竹岩，有《竹岩
诗稿》，久佚。杜范跋其稿，称其诗“斫词抉意严而
舒，瘠而腴”[20]。另有侄孙戴亦龙、戴仲晦、戴景文、
戴子渊、戴岂潜等亦与之有诗歌酬唱和咏。可见，
以戴复古为核心并效法其诗风，戴氏诗人群体渐
益壮大、成熟，呈现出鲜明的家族化特征。
南宋季末，戴氏家族仕宦或诗文有闻者代有
其人。诗文者仅附录《戴复古集》者即有戴泰诗
一首，宋常州府府学教授；戴成祖诗一首；戴震
伯诗一首，宋当涂主簿；戴菊轩诗一首；戴骧孙
诗一首。此外，显宦者诸如戴登贾，淳祐七年
（1247） 进士；戴觉民，“逸卿之族，景定三年
（1262）方山京榜，授两浙添差干官，转国史检
阅，浙西提举，礼部郎，终军器大监”[18]；戴恢，集
贤直学士；戴震晨，咸淳十年（1274）进士，新昌
尉。戴氏子孙文名与仕宦张扬更甚，家族地位与
声誉愈发稳固，流播久远。
二、诗礼传家：戴氏家族文化的基本特质
家族文化是世家大族赖以生存和传衍的核心
要素。宋代新兴士族一方面接承唐前儒家修、齐、
治、平的价值理念与道德传统；另一方面在谱牒无
依、门阀失据而宋廷崇文心态炙盛的状况下，诗书
传家、科举入仕便成为寒族崛起并维持家声不坠
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与宋代新兴士族起家旺族的
普遍经验类似，南塘戴氏在家族发展历程中亦形
成了自身以诗礼传家为基本内核的文化特质，这
集中表现在以诗名家、雍容自适和敦伦睦族三个
层面。
（一）“吾族有诗人”：家族诗群的有序建构
台文教始于唐郑虔，《（嘉靖）太平县志》载：
“邑人前此奚寡文，曰靡开先者尔，故老相传郑广
文贬台，台人始翕然向慕文学，故郡城有广文
祠。”[21]至德二年（757），郑虔贬台，时台教化未开，
其广督官学，大阐文教，使民俗益淳，士风渐进。
赵宋以来，尊崇其“为吾台斯文之祖”[22]。《（嘉靖）
太平县志·文苑》卷之六亦云：
吾邑之文，前此未有章章著者。自渊
子与虞仲房更倡迭和，始有篇什传于世，
云顾虞乃侨寓也。于时有戴敏才者，亦与
渊子齐名于有声。 [23]
郑虔为台文章正宗，宋时徐似道、虞仲房二子更倡
迭和，“始有篇什传于世”，戴敏亦与徐似道交游
酬唱，齐名于乡邑地方。可知，在文教渐兴的过程
中，戴氏子弟与台邑士人一样向慕文学，经累世积
蓄，“乾道间，东皋子以诗鸣”[24]，南塘戴氏文学显
闻自戴敏始。
戴敏以诗自适，“不肯作举子业，终穷而不悔”[25]，
著《东皋集》一卷，其诗“风度雅逮，旨趣和平，发
言成章，不假雕琢，盖庶几乎所谓落落穆穆者”[26]，
誉闻于乡邑。殁后，诗散佚不存。为尽孝道，以彰
父名，子复古遍加搜辑其诗十篇附于己诗集前，而
得以流传后世。其《小园》诗最为人称赏，“词翰成
双美，光华照九泉”[27]，戴复古另请大手笔刻石记
之，以垂不朽，《诗人玉屑》评其“欢适、伟丽、清
拔、闲暇四体备矣”[9]。病革之时，子尚幼，哀叹“诗
遂无传乎”[25]。戴敏是戴氏家族文学振兴的关键人
物，为振兴戴氏族望、彰显家声贡献重大。
南塘戴氏诗名极盛者即为江湖诗派著名诗人
戴复古，《（嘉靖）太平县志》卷之六载曰：
台之诗派始自唐项丹徒斯， 迨石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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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益显，然石屏能不以谒客为囊橐，其所
可称道诗焉已哉。 [9]
戴复古承续父志，不慕场屋，笃意学诗，历江
湖，访名师，交益友，使台邑诗派愈加昌隆，“分无
功业书青史，或有诗名身后存”[28]，终以诗鸣于南
宋之末，为人称道。既死，乡人作戴石屏庙祠以祀
之，足见其诗名影响之大。
继戴敏、戴复古之后，戴昺《东野农歌集》收诗一
百三十六首，故清人李卫曰“戴氏之名于诗者盖三世
矣”[29]，南塘戴氏家族后辈诗人层出不群，以诗传家
的文化特质最终形成。《（光绪）黄岩县志》卷之三十九
《戴氏诗人》、《（民国）台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七载：
南塘戴氏自东皋子振兴风雅， 屏翁
继之，其后词人辈出，屏翁诸孙东野外 ，
如子渊槃，子荣木，岂潜服并有名。 ……
余如君玉、君度辈，并雍容儒雅弟兄，时
为击钵之会，甚至闺门之媛，黄日之童 ，
俱娴吟咏，彬彬乎诗礼之家矣。 [30][31]
戴氏子弟在家族先辈情怀、诗法等的熏陶和
点染下，习诗诵句，交游雅集，甚至连家族内闺门
妇女、黄口小儿亦能闲情赋诗，自抒己怀，以“诗
为吾家事”的自豪心理和责任当担，诗书传家，终
究养成雍容儒雅的圣贤气质和优美家风。另，据
《（光绪）黄岩县志》卷之二十八载, 明弘治丁巳
（1502）重新编刊《石屏诗集》，并附录南宋末至明
中叶戴氏族裔 27 人诗作，其中“宋十一人，元八
人，明八人，诗九十九首为一卷”[32]。南塘戴氏诗脉
绵延久长，一世培养，世世培养，最终构建起“吾
族有诗人”[33]的家族文化诗群和文学风尚。
（二）“只把文章傲珪组”：仕与逸之间的诗意
转换
宋廷的右文政策，给士人提供了较为公平的
进阶机遇与想象空间，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很
大程度上是通过科举取士来实现的，并由此促成
了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读书应举、进士及第是
贫寒士族崛起与兴盛的有效手段和重要路径，具
有普遍的社会性。南塘戴氏的兴家策略亦不免如
此，而其“非图报施方为善，岂为功名始读书”[34]的
内在动力与诉求，使戴氏子弟不论仕宦与否，更多
了一份雍容自然与安适洒脱的平和心境，在洒扫应
对的日常生活中，消除客气④，出入于圣贤之门。
如前所述，南塘戴氏子弟显宦者有逸卿、觉
民、霆晨等，戴舜钦亦因上书言事，刚正不阿，而
赐同进士出身。“政自诗书出，民从教化迁”[35]，为
宦者能以圣贤之教，化育邑民，使之风俗纯正，这
也是能以诗书世其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此外，南
塘戴氏极具家族文化特色的是其“只把文章傲珪
组”的自信姿态。戴氏家族子弟中亦不乏有人在功
勋名利与诗书传家之间找寻到了一处自我舒适的
诗意空间，以圣贤气质、悠然意识来消烦解忧。他
们不慕场屋，以诗自适，透过自我的生命经验和情
感体验去触摸生活最本真自然的状态。诸如，戴敏
“工书，得钟王意”[36]，身好吟咏，“我翁本诗仙，游
戏沧海上。引手掣鲸鲵，失脚堕尘网”[37]，其以不为
名利、不汲富贵的内在精神，自在徜徉在诗境里，
观照人间。戴复古亦能勉承家学，不事制举，“以
诗行四方，名人钜公皆乐与之游者。有忠益而无谄
求，有谦和而无诞傲，所至怡怡如也”[30]。或许正是
凭借着忠益谦和、不谄不傲的个体气质与诗赋秉
性，才使其能够自信、从容游弋于名士之门，终闻
达于江湖之上。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载：
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者，
……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
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 ，动
获数千纸以至万纸， ……往往雌黄士大
夫，口吻可畏。 石屏为人则否，每于广座
中，口不谈世事，缙绅多之。 [38]
戴复古欲以诗文求干谒，而不献媚夸饰，求乞富
贵，能正身守持自我道德基线不坠，在道与利的矛
盾和冲突之中，雍然若君子之举，为缙绅所称叹。
此即为圣贤气质的内指性，更加注重内在精神的
修养与儒雅。这种雍容自然而又安贫乐道的优雅
气质也渗透进了戴氏诗人的日常行吟实践中，观
之于诗，则如：
无德可称徒富贵，有钱难买是清闲。
《戴敏才诗·屏上晚眺》）
自甘寂寞坐诗穷，何取多牛积谷翁。
（《戴石屏诗·甘穷》）
自甘穷处更何疑，坎止流行信所之。
（《戴东野诗·甘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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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学兰荪自孤植，肯缘岩隐变幽馨。
（《戴菊轩诗·次屏翁韵》）
高明已悟闲居福，当见于门发旧馨。
（《戴竹洲诗·次屏翁韵》）
余生果遂栖迟愿，蔬食箪瓢亦晏然。
（《戴松涧诗·自述松涧》）
予生性多癖，习懒爱清闲。
（《戴恬隐诗·避喧庵自咏》）
南塘戴氏诗人的“自述”“甘穷”“感遇”“感
怀”等诗直剖心地，从对富贵与清闲、金钱与诗赋
的态度上，彰显出家族个体雍容自适、从容不迫的
生命状态和精神风貌。
“唐宋及元，其以进士举者彬彬然盛”[39]，在科
举取士已成社会时尚，且宋廷内忧外患交相侵扰
的状况下，戴氏子弟积极进取，读书应举，“久坐
图书府，方登著作庭”[40]，憧憬着“明君用良弼，治
道方一变。与之致太平，朝廷还旧观”[41]的家国理
想和信念。即使不能“待诏金銮殿”“献诗光范门”[42]，
也能身在草茅，亦忧社稷，发出“恨无毫发补乾
坤”[42]的慨叹，创作出许多伤时忧国、讽喻朝政、反
映民生疾苦的现实风格诗篇。而至关重要的是，他
们在诗歌中透露出来的“自甘韬遁陶元亮，不爱赢
余马少游”[43]、“吟诗不换校书郎，但欲封侯管醉
乡”[28]、“安贫不怕黄金尽，既老从教白发长”[28]等
自觉的美好向往与恬淡心境，生动地反映了戴氏
家族子弟以文章自适、以儒术修身、雅淡清逸、傲
视功名利禄的共同追求。
（三）“和气洽昌辰”：敦伦睦族家风的自觉选
择与践履
家族是由婚姻和血缘等关系构成的基本单
位。唐宋变革之后，家族制度从门第阀阅转向敬宗
收族，需要更加注重家族内部之间凝聚力的培养
与增强，以稳固家族地位，扩大家族影响。由此，
家族内部的和睦融洽、亲善互助是促使家族繁衍
与发展壮大的重要推力和保障。
南塘戴氏自五代至宋，绵延三百余年，家族益
大，至南宋戴颜老辈已历十一世，戴复古在《岁旦
族党会拜》中写道：“衣冠拜元日，樽俎对芳辰。上
下二百位，尊卑五世人。”[44]他们宗族在岁旦时会
聚集拜会，尊祖敬宗，五世齐聚一堂二百人众，规
模宏大。同时，戴东野的《次韵屏翁〈新元聚拜〉》
亦记叙了当时的集会情况，诗云：“履端来聚拜，
和气洽昌辰。蕃衍如今日，栽培岂一人。诗书延泽
润，忠厚续长春。相祝无多语，年新德又新。”[45]新
年祭拜宗祠是敬宗收族、凝聚人心的重要仪式，以
此方式告慰先祖，承续宗风。戴东野认为家族子弟
如今的蕃衍、勋业，并非仅仅是一人之功，而是数
代人诗礼传家的家风选择和接续的结果。从拜会
时流露出的和睦亲善气氛，以德精进互佑的祝愿，
亦可感知南塘戴氏敦伦睦族的家族文化质素。
儒家孝悌忠信等道德传统是维系家庭和睦亲
善关系的基本原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
顺的伦理秩序的构建，是对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
中自身行为表现的总体要求。“早觉儒风好”[46]的
理念信仰，使得戴氏子弟将孝悌之义、睦族之宜演
绎得淋漓尽致。戴复古晚年常与侄孙等携诗酒入
山林，或雅集庭园和吟，“分韵”“次韵”诗甚佳。戴
复古曾作《酬侄仲晦》诗一首，诗中写道：“有母身
长健，无营家自丰。林塘孝子宅，诗礼古人风。垄
亩秋成后，弟兄和气中。时闱有佳话，常欲访王
戎。”[47]称赏侄孙仲晦、亦龙兄弟二人有古人诗礼
风范，而为时人传誉。侄孙置新居、得子，其亦赋
诗为贺，由此可见戴复古与侄孙辈情感之和谐程
度。从新出戴氏家族墓志铭来看，戴忱“天性孝
友，事父兄克尽其礼”[4]470，戴勋“事亲孝，处兄奉宗
族，无闲言”[4]468，戴温“天性纯孝，恨事父日浅，奉
祖妣孺人，敬顺弥笃，处二伯氏至死无闲言”[4]468，
戴钟“事母孺人尽孝，事伯氏以敬”[4]470。戴氏家族
以孝治家，尊祖敬长，彬彬有礼，为乡里所重。在
训养子侄、亲族互助层面，戴氏家族亦有优良传
统。戴温、戴佛抚育孤侄，戴秉器“中夜毀圊”，为
族人立门之便，“尤为邑里所敬”[48]，戴勋“族有疑
议弗能决，公从容一语，自能折衷，群疑释然”[4]468，
戴钟“联宗族以和，处乡党以义，乐赒人之艰急，
成人之善美”[4]470。戴氏子弟敦伦睦族的儒雅气质
和优美家风的持守，对强化家族整体凝聚力和向心
力，维护家族稳定，播衍家族声誉等具有重大意义。
三、 家法与婚宦：家族文化的自我生成因子
南塘戴氏诗礼传家的文化特质并非朝暮之间
90
张经洪 诗礼望族：南塘戴氏家族文化的生成与传续2018 年第 6 期
形成，而是家族长期形成的优良家风陶染的结果，
需要数代人的蓄积与努力。关于世家望族文化培
养和形塑的影响因子，钱穆先生曾说，一个家族对
于后世子孙的期冀无外乎“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
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
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
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49]。
戴氏家族文化的自我生成因子中所涵盖的家学、
家风、婚姻、仕宦等促使家族文化养成的主客观因
素，在其子弟文化积累和气质养成过程中的作用，
最终成就了南塘戴氏的乡邑望族地位，亦是其维
持家声、延续族望的不二法门。
南塘戴氏代有闻人，不论是至仕显宦，还是以
诗名家，抑或拥德自守，其家法韵致依然是维持家
族兴盛久长的基本条件。惟有“诗书传家”，方可
“蝉联珪组”[1]113，在此理念作用下，戴氏族长聚书
延师，训戒子弟；戴氏子弟读书应举，积极入仕；
家族妇女操持家务，助夫教子。由于南塘戴氏前六
世文献记载阙漏，其治家具体过程不可知晓，但从
宋代士族发家崛起至少需三至五代人基础积淀的
普遍情况来看，这一阶段应是戴氏置产兴家、分工
协作、延师聚书教子的蓄势与转型时期，至第七世
戴敏、戴舜钦才于诗名、仕宦而为显族大姓。下面
主要从戴氏子弟诗文及族裔墓志铭来窥探戴氏的
治家方法与策略。戴复古于书斋中“闲时读故书”[28]，
戴子渊新居“中有读书堂”[46]，戴东野常于书房“清
晓焚香坐”[50]，戴南隐曾“几番樽酒过书棂”[51]。又，
戴忱晚年隐居自适，“聚书教诸子，每励以孝悌忠
信为先务”[4]466，戴勋“聚书一室，翻阅无倦，时有会
心处”[4]469，戴温“延师教子，必严所择”[4]469，戴钟
则“延师儒以教瀚等”[4]470。“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
要无如教子……士人家切勤教子弟，勿令诗书短
味”[52]，可知，书房、书斋、书室、书堂等已成为戴氏
家族聚书养习、训诫子弟的重要场所。
家规、家训是宋代世家大族训诫子弟、维系家
族地位、扩大家族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常以忠孝礼
法为基本内涵，也寄托着对子孙的期望与美好祝
愿，以此来敦促优美家风的构建和贵族气质的养
成。目前暂未发现“戴氏家规”“戴氏家训”之类的
明确文献记载，但从戴复古“告以父遗言，乃笃志
古学”[53]、戴应辰“祗奉遗训，惟恐不逮”[4]466、戴钟
“治家有执范，耻徇流俗，守分务本，不改先世之
质素”[4]470、戴勋“由是忠信诚恳，有父祖风”[4]468等
来观察，戴氏家族内部确实存在着治家的仪轨、家
范，或无文字实录，却内化为家风，融入于血脉，
家族成员也能自觉遵循不悖。
戴复古《阿奇晬日》诗云：
愿汝无灾害， 长大庶可必……胸蟠
三万卷，手握五色笔。 策勋文字场，致君
以儒术。 不然学孙吴，纵横万人敌。 为国
取中原，辟地元冥北……为子必纯孝，为
人必正直…… [54]
《阿奇晬日》乃戴复古为小儿满周岁时所作，充溢
着浓郁的祝愿和期许：康乐成长，胸藏诗书。文能
策勋科场，致君尧舜；武可驰骋沙场，收复山河。
为子为人，纯孝刚正。又有《懒不作书，急口令寄
朝士》，诗曰：
老病懒作书，行藏诗上见。 ……诸君
才杰出，玉石自有辨。 随才供任使，小大
皆众选。 ……老夫眼尚明，细把诸君看。
试将草草书，用写区区愿。一愿善调变，二
愿强加饭。 三愿保太平，官职日九转。 [41]
“善调变”“强加饭”“保太平，官职日九转”等也是
戴复古对家族子弟的期许和祝愿，而从其“训诫”
子弟的期冀态度，亦可看出些许家规、家训的影
子。当然，除了勤读书、尚节俭、守孝悌、励事功等
外，戴氏家规、家训乃至族规涵盖的内容远不只如
此，“自昔好宾客，相传到子孙”[55]，即是戴氏家族
文化崇礼仪的具体体现。
南塘戴氏以诗传家，家学即诗学。陈寅恪先生
曾言：“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
厚禄为其惟一之表征，而实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
其他诸姓。”又云：“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
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
因袭。”[56]陈先生所论虽为唐代士族之家学、礼法
在家族优美门风养成和繁盛延续中的地位和作
用，但宋承唐制，其新兴望族亦未曾改变唐前以家
学、礼法等手段来维系家族繁衍的理念传统。就家
学而言，由上文可知，南塘戴氏以“吾族有诗人”的
自信姿态，以诗传家。戴敏以诗鸣江湖间，戴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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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父志，“再世昌其诗”[57]，诗法宗风。宋姚镛跋
其诗曰：“天然不费斧凿处，大似高三十五辈。使生
遇少陵，亦将有‘佳句法如何’之问。晚唐诸子当让
一头。”[58]评价甚高。而后戴氏子弟在诗歌题材、体
裁、风格、语辞等诸多方面诗法复古，围绕其形成
的家族诗人群落在日常宴游与和韵中践行诗礼传
统。“戴敏有《后浦园庐》诗，复古有《侄孙子固东池
隐居》诗，昺有《次韵屏翁会芳小集》诗”[59]，此皆以
戴氏宅中之名，以为雅集吟诗之所，而戴复古因思
慕唐戴简隐居长沙东池，故称侄孙子固之园池为
“东池隐居”，“隐居”怡然成为“吾家故事”[60]，乃至
戴氏“甘穷”诗的书写，也正透露出家族子弟对雍
容自适心态的钦羡与追慕，此亦是其优美家风的
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戴氏族裔墓志铭所载：
先君宽静简重，状貌奇伟，读书力慕
古人，不汲汲为进取计，声利无所敷，一
以修善自乐。
（《戴忱墓志铭》）
公资性静重，履行端谨。
（《戴勋墓志铭》）
晚岁优游里闬， 不妄交接， 介然自
守，以终其身，亦可谓有常德之士矣。
（《戴勋墓志铭》）
平时尚志自守，不苟阿附，榜其燕居
之所曰“直节”。
（《戴钟墓志铭》）
记诗务为奇卓，清简无俗间鄙腐意。
（《竹洲戴君墓志铭》）
目不流盼，足不窘步 ，敛身降首 ，惟
书之徇。
（《戴佛墓志铭》）
为颂显祖德，墓志铭的书写不免有夸饰溢美之文
辞，但从整体来看，戴氏子弟简静端重、清雅从
容、修善守节的个体精神已然衍化为家族之时尚，
贵族之气质，优美之门风。
南塘戴氏优美家风的养成与婚姻、仕宦和门
第关系密切，对巩固家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
至关重要。戴氏的婚姻缔结关系在娶媳与择婿两
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化趋向，且多为乡邑望
族。《（嘉靖）太平县志·大家录》卷之八记载了宋
时黄岩名门大族：
宋时黄子约作黄岩大家录， 以一绝
句总括为急就章曰：“宋室传耒十八家 ，
左陈柔极派耒赊。潘林于马表毛盛，戴杜
朱彭孔葛车”。 宋室传耒谓赵氏诸宗室，
柔极谓柔极黄氏，林即林伯和之族，里语
云“林有珠梅半横车浦”，谓六族皆同始
基祖， 而散居各处云。 毛即丹崖毛鼎新
族，盛即三坑盛圣泉族，戴即南塘戴氏 。
稍后又有四大家，南丁北蔡，东阮西卢 。
丁即温岭丁少云族。蔡即白山蔡博士族，
或曰黄岩县北有蔡氏云。[5]
从《大家录》来看，赵、陈、黄、潘、林、于、马、表、
毛、盛、戴、杜、朱、彭、孔、葛、车、丁、蔡、阮、卢等
皆为黄岩名门大族，或为赵宋宗亲，或为至仕显
宦，或为潜德文章，或为经济财富，在乡邑地方有
较大的影响力，而对族谱、文集、墓志、史籍等文
献资料检索考察后发现，戴氏与上述黄岩诸家多
数均有婚姻缔结，且形成繁复的关系网络。戴氏与
陈、黄、车、蔡等族婚姻频繁；戴忱、戴勋父子皆取
林氏女为妻；戴丁娶毛氏，而一女嫁其侄毛仁厚。
故若以此大家名录比对《戴氏家乘》前七世戴氏家
族婚姻关系，相合者甚众，这就极大增强了《戴氏
家乘》的可信度。南塘戴氏与乡邑大族的联姻，有
利于彼此家族资源的互通与共融，即以婚姻嫁娶
为媒介，实现社会人际网络的拓展，维护家族稳
定，扩大家族地域影响力。
戴氏婚姻缔结多为乡邑大族，妇女多出身不
俗，且从小接受了一定的家庭教育。南塘戴氏家族
文化的养成，不可忽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作用
以及她们的信仰、教育观、生命观等因素，因为她
们的一言一行不只是个人质素的体现，也可熏染
家族成员。戴氏家族娶妻注重贤良淑德，她们大多
能够辅佐丈夫治理家事，操持家庭日常生计，训育
子女，甚至维系整个家族的和谐与发展。戴敏逝时
儿尚年幼，由其母抚育成长。戴复古前后悠游江湖
四十余年，“客游儿废学，身拙妇持家”[61]，教子持
家依靠其妻，戴复古《题亡室真像》即是抒发对亡
妻的哀悼与思念之情。戴忱夫人林氏性纯孝，侍姑
精慎，必躬必亲，寒暑不易；敬事族人，周旋回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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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恐有忤意；延师置友，教督非常，且助夫“分忧
家政，井井有条，洁蠲蘋藻，肃给宾豆，嫁婚及
时”[4]467。晚年好佛书，参禅宴坐，行游积善，不免影
响其子温、勋简居清淡的性情。戴勋夫人林氏“淑
德懿范”[4]468。戴温夫人车氏“性端介，事姑以孝，称
用敬顺，相先君用古人之学勉诸孤”[4]468。要之，戴
氏族妇的生活日常集中体现了以妇德、妇容、妇
言、妇功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对女性的伦理道德标
准和礼仪规范要求，其美好人格得到了充分张扬。
南塘戴氏优美门风的生成与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与功用紧密相关。
四、从南塘到温岭：戴氏家族文化的播徙与传续
南宋末至明初，南塘戴氏子孙人才辈出，诗赋
仕宦皆有闻人，家族持续显盛当世，而传衍至明洪
武年间，戴氏家族却突遭灭族抄家之祸，家道戛然
中落。由石屏六世孙松石诗自序“洪武壬戌春，吾
族颠沛，避地方还，见景伤怀”[62]可知，戴氏家族被
抄应在洪武壬戌年（1383），究其原因，或曰“不法
不道”之事发而被收狱族诛，清人戚学标《三台诗
录》收录其诗，跋云：
壬戌为洪武十五年， 时太祖政尚严
峻，士民家动被抄没。 南塘自宋元来名人
辈出，富盛累世，未免侈汰逾制 ，然非有
不法事， 为客胡应巾、 叶得中等乘机告
讦，姻戚瞿某证成之，遂至戴氏一门无遗。 [63]
又《（民国）台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七亦载：
太祖□元政之偷，用法严峻，郡邑吏
阿旨诛求，邑内江氏及自山蔡氏，皆无故
被抄，况戴系方氏之烟，国珍内附后，熊
鼎按部尽籍，其亲戚寄顿，戴富盛累世 ，
日处危地。 门客乘机告讦法司， 深文周
内，遂至赤族，岂真有不法不道之事哉。 [62]
据上述材料可知，南塘戴氏族灭并非“不法不
道”，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明初法度严峻，动则
抄家灭族；一是与方国珍姻亲⑤，为人攻讦至狱。
方国珍，台州黄岩（浙江黄岩）人，初起兵叛元，太
祖招抚之，归附反复。后国珍死，其子明谦受剥肤
之刑，举族罹祸 [64]。戴氏与方氏姻亲，因而受牵连
灭族。此亦说明家族、婚姻、政治三者关系密切，
高门大族与政治世家缔结婚姻关系存在极大风
险，一朝政变，身死族灭。所幸的是，洪武初年，戴
氏族人尚有戴伯善一支在抄家前已迁徙至温岭
（今温峤镇温岭街）[65]⑥，且戴复古六世孙戴松石一
支也幸免于难。戴氏“诗礼传家”的家族文化也经
历着从南塘到温岭的流转与传布境遇。
由南塘迁至温岭的戴氏一族，白手起家，一度
沉潜不显，但仍能承续家族诗礼传统，耕读传家。
温岭戴氏重新崛起始于戴通、戴镛、戴驳辈。戴
通，字允儒，中乡举，官至安州知州，行不愧言；戴
镛，字允大，仕迪功郎南京国子监监丞，敦尚节
义；戴驳，字允化，辛未进士，官至大理评事 [66]。这
一代仅一人进士及第，余均入薄宦，亦无诗文集
著，声名不显，然此对于温岭戴氏由贫寒士族向仕
宦人家的成功转型意义重大。而后，子辈戴豪、戴
特、戴颙是中兴温岭戴氏的关键性人物。戴豪
（1458—1494），字师文，号敬斎，明成化十四年
（1478）进士及第，任兵部武库主事，擢职方郎中，
有拯困救厄之志，官至广东右参政，精敏，嗜读
书，著《赘言录》若干卷[67]。戴特，字师唐，弘治十一
年（1498）登科入第，授鹤庆推官，调武昌府致仕，
诚恳无华，著有《萃同集》[66]。戴颙，字师观，正德六
年（1511）进士及第，刚正不阿，官至吏科给事中，
著有《倦歌集》《筠溪杂稿》[68]。三人皆进士及第，且
诗赋具佳，文集流传不佚。至此，温岭戴氏家声显
重，支胄复振，温岭街巍科坊、攀桂坊、桂香坊、进
士坊、内翰坊等牌坊亦为称誉戴氏子弟勋德所立，
且有里谣“积谷钟金赵，诗书戴李林”[69]，戴氏贵族
气质和优美家风也传承有序，迅速跃起而为乡邑
诗礼望族。
温岭戴氏秉承诗礼家风传统的另一重要表现
即是对家族诗文的整理、校勘、辑佚与重刊。戴氏
诗文创作具有家族化的典型特征，而族裔发展至
明中叶，人才辈出，诗文繁盛，正是进入对家族文
学全面整合刊刻的好时期。诗文集刊是戴氏家族
文化心血的凝结，更是对自身诗学理念和文化传
统充分肯定和自信的体现。譬如，《二戴小简》二
卷，即摘录戴豪《赘言录》与戴颙《筠溪集》各一卷合
编而成，虽不著编者名氏，或为戴氏子弟亦未可知，
但其编撰对提升和扩大戴氏家声意义非凡。家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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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影响最大的是《石屏诗集》的刊刻，戴镛跋其云：
先世 《石屏诗全集 》，宋绍定间已板
行，岁久湮灭，而家藏本亦散逸。天顺初，
家君恬隐先生重录《小集》并《续集》为一
帙，家兄安州守潜勉先生检故箧，复得刻
本后集第四稿下卷并第五稿上下二卷 ，
镛亦于藏书家得律诗数十篇。成化已亥，
悉付侄进士豪携至京， 求完本。 豪复取
《南塘遗翰》所载东野诸先世古律绝诗若
干篇附《石屏集》后，将刻以传。 [70]
《石屏诗集》湮灭散佚后的重新编刊是集家族合力
促成的结果，且集后缀附戴氏子弟共 27 人诗作，
其中宋 11人，元 8人，明 8人，总计 99首。这既是
彰显家族文学成就、凝聚家族向心力量的需要，同
时也最终完成了对戴氏文学世家的身份体认和鉴别。
赵宋三百余年，南塘戴氏族系的发展经历了
盛衰沉浮的变化过程，代有闻人，即如族裔戴豪
言：“戴氏在宋有曰舜钦者，上书危言，赐同进士
出身；有曰逸卿，曰觉民，曰霆晨者，皆为显官。其
时东皋子以诗鸣，至子石屏益著，同时子姓则有若
竹洲，有若兰谷，有若渔村，有若神童，更唱迭和，
金石交奏，隐然声震东南，遂为诗礼望族云。”[3]其
诗礼望族地位的奠定、稳固和传续，是历代族人在
仕宦、经济、学术与诗文创作等诸多方面出萃表现
的综合结果，因而称誉后世，标策文献。在宋代门
阀谱牒失据无依的状况下，南塘戴氏诗礼传家的
基本文化特质是决定其家族兴盛的关键质素。“诗
礼家声重”[71]的家族理念，促使戴氏子弟积极于诗
文创作，将诗赋文章作为维系家声的有效手段和
重要途径，形成“吾家有诗人”的家族诗群和诗脉
传承。诗礼传家自然不能规避科举场屋的晋身之
阶，但在“岂为科名始读书”的内驱力作用下，戴
氏子弟能在日常生活的洒扫应对中消除客气，践
行诗礼传统，生成了一种傲视珪组、雍容自适的文
化自信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
其君”[72]的高尚情怀。敬宗收族、敦伦睦族等优良
家风亦是戴氏子弟诗礼治家、“能世其家”的涵养
表现，从而守持家声不坠，代有享荣。南塘戴氏家
族文化的生成是家学、家风、婚姻、仕宦等多种因
素历时竭力合作的结果，并非一蹴而就。聚书延
师，训诫子弟，培养其自信而高雅的人生姿态，以
诗传家，并通过以忠孝礼法为基本内涵的家规、家
训来敦促优美门风的构建，还在娶妻与择婿层面
上实现家族文化彼此之间的互融，拓展了家族人
际关系网络，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家族社会地位
和乡邑影响力。由于明初政治形势的变化，南塘戴
氏突遭抄家灭族之祸，其部分族裔徙至温岭，但家
族文化并未就此割裂和中断，经数代人的艰辛经
营与拼搏，诗文、仕宦、德行皆有闻人，以荣厥家，
优美家风也得以传承接续。
注 释：
①关于南塘戴氏家族与文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吴茂云、郑伟荣
点校的《戴复古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该书堪称目
前戴复古及其家族诗文整理与校勘的完本。吴茂云长期致力
于戴复古及其家族相关研究，其研究成果《戴复古家世考》《新
出戴氏家族墓志与戴复古家世新考》《新发现〈戴氏家乘〉中戴
复古家世和生卒年》等，厘清了戴氏家族世系图谱，奠定了戴
氏家族研究的前期文献基础。张继定的《戴复古佚诗辑录》《戴
复古生卒年考辨》、胡传志的《元好问与戴复古论诗绝句比较
论》、慈波的《戴复古与季宋诗风》、何方形的《戴复古诗艺试
论》、陈丽华的《戴复古游历泉州诗文释读》、王岚的《〈诗薮〉所
收戴复古集外诗》等，进一步拓展了有关戴复古及其家族研究
的路径和范围。
②本文关于南塘戴氏家族盛衰浮沉的梳理，是在参考吴茂云先
生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上的资料补充和再考察。
③因条件所限，未能观瞻族谱原本，文章所据戴氏族谱内容均转
引自吴氏文，特此说明。
④关于“客气”与“正气”，张兴武先生认为“所谓客气，是一种与
正气修养背道而驰的浮躁气质”，继而论述了宋代望族子弟的
“正气”涵养来源问题，即圣贤气质自洒扫应对中得来。参见张
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第 9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⑤戴方姻亲事详见《（嘉靖）太平县志·方冦始末》卷八及《（万历）
黄岩县志》卷七等方志记载。
⑥温岭戴氏的族源与世系，吴茂云先生在《戴复古家世考》和《温
岭戴氏来历考》二文中作了严密考证，详可参见。
参考文献：
[1] 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 戴复古.石屏诗集：附录：包恢序[M].四部丛刊续编本.
[3] 曾才汉.（嘉靖）太平县志：卷之八：宅墓[M].明嘉靖刻本.
[4] 吴茂云，郑伟荣，点校.戴复古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5] 曾才汉.（嘉靖）太平县志：卷之八：大家录[M].明嘉靖刻本.
[6] 温岭县志编委会.温岭县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91.
94
张经洪 诗礼望族：南塘戴氏家族文化的生成与传续2018 年第 6 期
[7] 转引自吴茂云.新发现《戴氏家乘》中戴复古家世和生卒年[J].
台州学院学报，2013（4）：5- 8.
[8] 四明桃源戴氏家乘：南塘谱实[M].民国三十六年（1947）刊本，
宁波天一阁藏.
[9] 曾才汉.（嘉靖）太平县志：卷之六：文苑[M].明嘉靖刻本.
[10] 喻长霖.（民国）台州府志：卷九十四：戴敏才遗迹[M].民国二
十五年（1936）铅印本.
[11]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四：吾派衰弱有感[M].四部丛刊续编本.
[12] 陈宝善.（光绪）黄岩县志：卷之十四[M].清光绪三年刊本.
[13] 戴复古.石屏诗集：附录：真德秀题跋[M].四部丛刊续编本.
[14] 戴复古.石屏诗集：附录：赵以夫题跋[M].四部丛刊续编本.
[15] 叶适.水心集：卷二十三：竹洲戴君墓志铭[M].四部备要本.
[16] 党金衡 .（道光）东阳县志：卷之六[M].民国三年（1914）东阳
商务石印公司石印本.
[17] 袁应祺.（万历）黄岩县志：卷之五：神童科[M].明万历刻本.
[18] 曾才汉.（嘉靖）太平县志：卷之六：节义[M].明嘉靖刻本.
[19] 喻长霖 .（民国） 台州府志：卷七十五 [M]. 民国二十五年
（1936）铅印本.
[20] 喻长霖 .（民国）台州府志：卷七十[M].民国二十五年（1936）
铅印本.
[21] 曾才汉.（嘉靖）太平县志：卷之六：侨寓[M].明嘉靖刻本.
[22] 叶哲明 .台州文化发展史 [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
500.
[23] 曾才汉.（嘉靖）太平县志：卷之六：艺文[M].明嘉靖刻本.
[24] 戴复古.石屏诗集：附录：巩丰题跋[M].四部丛刊续编本.
[25] 戴复古.石屏诗集：附录：楼钥序[M].四部丛刊续编本.
[26] 高斯得 .耻堂存稿：卷四：东皋子诗序 [M].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第 1182 册，1986：69.
[27]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四：浼楼大卿作字[M].四部丛刊续编本.
[28]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六：思归二首[M].四部丛刊续编本.
[29] 李卫.（雍正）浙江通志：卷四十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 陈宝善.（光绪）黄岩县志：卷之三十九：戴氏诗人[M].清光绪
三年刊本.
[31] 喻长霖 .（民国）台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七 [M].民国二十五年
（1936）铅印本.
[32] 陈宝善.（光绪）黄岩县志：卷之二十八[M].清光绪三年刊本.
[33]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三：岁暮抒怀三首[M].四部丛刊续编本.
[34]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九：自况[M].四部丛刊续编本.
[35]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四：送季明府赴太平[M].四部丛刊续编本.
[36] 喻长霖 .（民国）台州府志：卷一百十六 [M].民国二十五年
（1936）铅印本.
[37]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一：求先人墨迹[M].四部丛刊续编本.
[38] 方回 .瀛奎律髓：卷二十：寄寻梅 [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366 册，1986：258- 259.
[39] 胡宗宪.（嘉靖）浙江通志：卷五十[M].明嘉靖四十年刊本.
[40]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二：寄赵茂实大著[M].四部丛刊续编本.
[41] 戴复古 .石屏诗集：卷第一：懒不作书，急口令寄朝士 [M].四
部丛刊续编本.
[42]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六：思归[M].四部丛刊续编本.
[43]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六：阅世[M].四部丛刊续编本.
[44]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三：岁旦族党会拜[M].四部丛刊续编本.
[45]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十：次韵屏翁《新元聚拜》[M].四部丛
刊续编本.
[46]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三：侄孙子渊新居落成[M].四部丛刊
续编本.
[47]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二：酬侄仲晦[M].四部丛刊续编本.
[48] 曾才汉.（嘉靖）太平县志：卷之六：二行[M].明嘉靖刻本.
[49] 钱穆 .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 [M]// 钱
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59.
[50]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九：书房[M].四部丛刊续编本.
[51]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十：次韵屏翁[M].四部丛刊续编本.
[52] 刘清之.戒子通录[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703册，1986：74.
[53] 袁应祺.（万历）黄岩县志：卷之五：文苑[M].明万历刻本.
[54]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一：阿奇晬日[M].四部丛刊续编本.
[55]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五：题黄仲文双清亭[M].四部丛刊续编本.
[56] 陈寅恪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M]//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
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2.
[57] 戴复古.石屏诗集：附录：杨汝明题跋[M].四部丛刊续编本.
[58] 戴复古.石屏诗集：附录：姚镛题跋[M].四部丛刊续编本.
[59] 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四十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0]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三：东池隐居小集[M].四部丛刊续编本.
[61]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二：春日怀家[M].四部丛刊续编本.
[62] 喻长霖 .（民国）台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七 [M].民国二十五年
（1936）铅印本.
[63] 戚学标.三台诗录[M].嘉庆元年刻本.
[64] 袁忠彻.古今识鉴：卷八[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 67 册，
1993：202.
[65] 戴豪.戴豪集：卷之八：先祖慎斋府君行状[M]// 温岭丛书：甲
集：第 7 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102.
[66] 曾才汉.（嘉靖）太平县志：卷之七：乡贡[M].明嘉靖刻本.
[67] 凌迪知 .万姓统谱：卷九十九[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957
册，1986：424.
[68]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 [M].北京：中华书局，
1965：1742.
[69] 吴茂云.戴复古家世考[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
（4）：49- 54.
[70] 戴复古.石屏诗集：附录：戴镛题跋[M].四部丛刊续编本.
[71]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第四：亦龙野亭五首[M].四部丛刊续编本.
[72]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之三：岳阳楼记[M].丛书集成初编
本，1985：19.
（责任编辑：田 皓）
95
